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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剧不换脸：AI短剧如何避免千人一面？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随着越来越多 AI 短漫剧开始进
入各大平台，人们也注意到，有些剧一
打开，出现在屏幕上的便是一张张看
不出瑕疵的网红脸或似曾相识的明星
脸。AI 脸带来审美疲劳的同时，也时
常被观众吐槽“生理性厌恶”“恐怖谷效
应（即人类对拟真度接近真人但不完全
相同的类人物体，如机器人、玩偶等产
生反感或恐惧的心理现象）犯了”。为
什么用AI做出来的角色总是千人一面，
而AI脸越完美反倒越让人感到不适？

记者在小红书上对73名网友进行的
小范围调查显示，约30%的受访者对这张
同质化严重的AI脸感到厌恶，甚至产生了

“恐怖谷效应”。“我妈吐槽这些短剧，男女的
脸长得都一样。”“已经到了看见AI脸就恶心
的程度了。”也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能做短剧的AI大模型中包含的肖像模板只
有这几个，做来做去长得也就一样了。”

然而，催生这种“恐怖谷效应”的AI脸
并非只是大模型单方面的原因，而是平台、
用户、模型三者共同塑造的结果。

同质化的AI脸最初源于大模型的训练
数据。模型吸收的是互联网上已有的视觉
内容，由于大量用户偏好“网红脸”，大模型
便将“大眼睛、高鼻梁、光滑的皮肤、对称的
五官”标记为大众审美最乐于接受的范本，
并在之后的训练中不断放大这一偏见。

在AI短剧中，同一个人物必须在每一
帧中保持样貌一致。像AI脸这样对称、标
准的面孔，正是一致性的最佳保障。但是
越稳定，样貌就越容易偏向模板化。对于
平台而言，千篇一律的AI脸便是最安全、最
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与此同时，AI短剧的流量密码很大程
度上来自其更新速度快、产出量高。短视
频内容工业追求的是低成本的批量生产。
大模型为了简化制作流程，会进一步放大

“每个人都长一个样”的短剧特点，从而导
致给出相似的提示词后生成的脸也越来越
像。这固然加快了内容的生产效率，却也
加深了大模型对同质化AI脸的路径依赖。

2026 年第一季
度，全行业上线的微

短剧约有12.8万部，其
中，AI短剧占比超95%。

但当你随手刷过几部
剧，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这部剧的霸道总裁，竟是
那部剧的古装少爷；青春
校园的女主，转身就成了
都市名媛。主角、配角、老
人、孩子，几乎共用同一张
面孔——“AI脸”。更有甚
者，明星与素人的真实面
孔未经许可便出现在虚拟
剧情中，成为流量工具。

同质化脸谱与肖像权
危机，正是AI短剧狂奔之
下，亟待回答的两道考题。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赵玮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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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肖像权保护方面，监管力度
也在加码。今年6月以来，广电总局部署开
展微短剧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四部门联合
发起“剑网2026”专项行动。在此之前，各平
台已开展多轮自查自纠：红果短剧累计核查
1.5万部作品，处置违规670部；抖音下架侵
权短剧、漫剧累计6087部；快手则完成8000
余部AI漫剧的排查，并建立AI素材授权核
验机制。

规范化的治理，正是为了让大众看到的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AI脸和批量复制的套路
剧情，而是真正具备审美价值与人文温度的
精品内容。

监管力度正在加码
政策风向的变化也在促进AI短剧制作

方重新审视起“效率”与“品质”。
上海如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朴凡告

诉记者，公司正在逐步把AI短剧制作从标准
化转向精细化。最为直观的变化体现在成
本上，标准化的一部短剧，每分钟的成本约
为300元至500元，而有了精细化甚至电影
化的审美要求后，每分钟的成本提升到800
元至2000元，其中镜头衔接、画面丰富度占
了成本增量的主要部分。对于AI脸的同质
化问题，朴凡承认这是行业共同的痛点：“在
AI 短剧这个行业里，这种脸被叫作‘豆包
脸’。我们在做人物设计时，‘豆包脸’的使
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让每个人物
都有不同的特色、走出自己的风格，成本是
很高的。”此外，另一个制约因素则是观众审
美的不可预测性，“在我们对观众喜欢什么
没有把握的时候，通常会选择最安全的形
象。”所谓“众口难调”，这便是多数制作方宁
可沿用模板脸也不愿冒险试错的原因。

在成本结构中，人物、道具、场景资产一
共占了总投入的约 20%，抽卡成本占比达
60%。剧本的编制占剩下的20%。换言之，花
在一张脸上的投入本就有限，更遑论为每个
角色都量身定制一套独一无二的五官。不
过，该公司也在尝试突破这一困局。“我们正
在做数字人物资产的尝试。即根据身边一些
朋友的形象打造出有特点的数字模拟人，经
他们同意后，用于短剧男女主的形象。”朴凡
也提到了同行中已有的成功案例，“抖音上的

‘桃子’便是用自己的形象做AI数字资产的，
月涨粉量能达到两三百万名。”在她看来，这
条路若是走通了，既能解决AI脸同质化的问
题，也能打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IP。

在不完美中寻找“活人感”
如何让一张虚拟的脸“活”过来，正成为

当下AI短漫剧制作的必修课。
在目前已和团队完成三部AI短漫

剧制作的星奇智盛创始人郑予奇看
来，AI脸千篇一律的原因归根结底

出在技术上。据他介绍，制作AI短剧时，最
底线、最核心的关键是建立人物资产库与
人物设定图。制作团队通常都要准备人物
的三视图，但在生成后续画面时，如果AI读
取到的小图中面部不够清晰，就会用收录
在库的数据自作主张地把人物补全，这么
一来很可能就成了人们所说的“明星脸”。

“还有一方面就是主角的脸太完美了，
当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就同质化了，
从而导致视觉上千人一面。”在郑予奇的理
解中，“活人感”、真实感是需要有瑕疵的。
美术专业出身、画过无数素描速写的他对
人的面部结构再熟悉不过，现实里哪怕颜
值再高的人，左右脸都不会完全对称，熬
了夜状态不好，也会在脸上有所体现。
但如果直接跟大模型说“给我一个高颜
值的男女主”，生成的脸必然看不到这些
细节。他追求“在不完美里找到完美的
平衡点”，所以在生成人物设定图的时
候，郑予奇和团队伙伴会特意关注角
色长相，不满意的地方便反复调试，尽
可能地使剧中的虚拟人物“活”起来。

郑予奇坦言，对于现在的AI短
漫剧制作团队而言，要想跳出“千
人一面”的尴尬局面，其实也不难
实现。像他们这样在生成人物设
定图时主动“创造”瑕疵，或是顺
手把三视图里的正面五官抠掉
或模糊处理，都能很大程度上
规避面部同质化的问题。“有
些团队之所以不做这方面的
考量，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
重心全在看剧情能不能留
住观众，觉得脸是次要的；
又或者‘只缘身在此山
中’，没有横向对比过其
他作品。”玩过乐队、学
过拉片，自身喜爱艺
术的郑予奇觉得即
使程序发展迭代再
快，真实的审美和
细节在未来的AI
短漫剧创作中
仍 是 不 可 或
缺的。

与同质化脸谱一样普遍的，是真人
肖像权如何定夺的问题。

有网友坦言：“我不怕看到雷同的AI
脸，只怕看到熟人的脸。每当眼熟的明星
突然出现在AI短剧中，便会瞬间出戏。”

将明星的脸投喂给大模型数据库，
确实能破解同质化脸谱的问题，但是训
练出的一颦一笑，终究不及真人演绎来
得自然、生动。迪丽热巴、虞书欣、檀健
次等明星的工作室已先后发表过声明，
要求相关短剧平台下架利用其肖像、声
音生成的AI内容。这既是对艺人肖像权
的侵犯，也是对真人表演艺术价值的不
尊重。

不仅是明星，素人的肖像权同样正
在被AI悄然侵蚀，而且处境更加隐蔽、维
权更为艰难。短剧《桃花簪》便盗取了网
友“白菜汉服妆造”和模特“七海Christ”
的脸甚至服装，直接融入AI剧情，并恶意
塑造负面形象。

事实上，为破解同质化与肖像权问
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务会审议通过
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于2026年 9
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上海市政协委员张玉霞看来，《微
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对行业整体具有积
极的引导作用，短期内可能带来合规成
本的增加和产能的阶段性调整，但从长
远看，权利义务规则更加明晰，行业商业
模式有望从流量驱动转向合规与内容质
量并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针对 AI 微短剧中的肖像权侵权问
题，张玉霞分析指出，《办法》第34条专
门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作出限制，要求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
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须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并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
提示标识。该条款与《互联网
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办法》等规章相衔接，同时明确
了民事层面的肖像权等人身权
利保护规则。具体而言，若未
经自然人或明星本人同意，将
其人脸图像用于AI训练（即“人
脸投喂”），则构成对肖像权的侵
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可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等；但若事先获得权利人同意，
则不构成侵权。

至于当前市面上AI短剧普
遍存在的“千人一面”现象，张
玉霞认为，虽然该现象一般不
涉及违法或侵权，但其社会负
面影响不可忽视。从创作层面
看，人物辨识度缺失会导致角
色空洞、艺术表现力下降，并进
一步加剧内容同质化；从社会
审美角度，单一化的审美输出
会固化狭隘的审美标准，弱化
审美多样性，加剧公众的外貌
焦虑。尤其对青少年群体而
言，长期接触高度相似的面孔
容易引发观感疲劳和内容麻木
感，同时模糊虚拟形象与真人
之间的界限——即使有强制 AI
标识，观众仍可能形成错觉，使
人的形象不再具有独特价值，
进而弱化对人格尊严的认知与
尊重。张玉霞强调，这些负面
影响尽管不直接违法，但需要
行业在创作和审核环节给予足
够重视。

为什么同质化的AI脸会使人感
到不适？究其根源，在于一张张标准、
单一的面孔背后，是空洞且缺乏生命
力的形象。

一名喜欢看番剧的网友说：“很多
卡通人物的脸也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剧
情会赋予人物鲜活的个性。AI短剧中的
人物形象则更为单调，男女主一出场便
能猜到他们的性格和接下来的剧情。”

当AI短剧沦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
准件，人物的性格、剧情的走向便早已
被预设。无论是青春校园、古风仙侠还
是都市言情，全部交由AI按既定的范本
批量产出。人物设计、脚本编写、剧情
生成全权由AI流水线产出，制作出的短
剧便会常常出现因果断裂、前后矛盾之
处，人物的行为动机立不住，情节的推进
也生硬牵强。这才是人们对短剧中的AI
人物感到不适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传

播学副教授杨鹏表示，AI创作出的人物面部
特征是优是劣，关键不在于使用了什么样的
高科技工具，而在于是否具备了艺术审美的
特质与价值。

那么，AI短剧创作者应当如何规避这种
“千人一面”的危机？记者采访了上海理工大
学学生刘坤宇。这个暑假，她和同学一起参
加了上理工管理学院主办的“AI短漫剧创作
训练营”。在理论学习和实操制作的过程中，
为了摆脱同质化的脸谱，刘坤宇和队员们下
了不少功夫。“在制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人物
设计是工作量最大、最耗时的板块之一。”刘
坤宇回忆道，“我们给大模型提供的提示词写
得非常详细，人物的发型、服饰，甚至脸上有
没有痣、嘴角的弧度是怎么样的，都要写进
去。而且根据每个人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
征，我们会进行完全不同的外貌描述。比如
对于一个性格急躁的角色，我们会描述他‘眉
毛上挑、带有紧绷感’。”

即便大模型根据详尽的提示词生成了一
个不再像“AI大家族”的人物，人物设计的工作
也才刚刚开始。刘坤宇还要基于这张“正面
照”，生成同一个人物在不同角度、不同表情下
的形象。“为了避免人物笑起来时，全是那种AI
标志性的瞪眼咧嘴笑，我们设计了微笑、大笑、
似笑非笑等多种表情。”前期工作做到如此细
致，AI短剧中的人物才算真正“活”了起来。

吴渺（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AI电
影导演吴渺表示：“AI短剧中的‘撞脸’现象完
全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对创作者来说：一
是增加抽卡次数，通过多轮生成来筛选差异
化结果；二是在提示词中明确注明避免‘千人
一面’，同时严禁侵犯明星或素人的肖像权。
另一方面，作为模型厂商既然拥有相关数据，
更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直接在制作AI短剧
时就避免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创作者经过不
懈努力，还是被别人说角色像某个人，那理应
是模型公司的问题。”

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

刷来刷去，都是同一张脸

为何AI脸让人越看越不适？

当“我的脸”成了AI的素材

一些AI短剧中的角色几乎共用同一张面孔。 AI制图

AI脸。 网络截图

网络截图

网剧千篇一律的AI面孔。 AI制图


